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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送我一
套新出的绘本读物，文字非常漂亮，
优雅，唯美，感伤。他的书动辄发行
几十、上百万册，非同凡响。可惜书
中给文字配的图画，有点差强人意。
那些冠以“某某创作室”的绘画作品，
执笔者年龄显然都很小，用心程度虽
然有，但是画艺稍显逊色。公鸡画成
灰色的调子像只瘟鸡，人和动物都涂
成笨笨的实心，压抑滞重。儿童画看
似简单实则最难，对线条和神韵的要
求都很高。没有深厚的功底，练不了
这活计。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些
都是当下绘画的流行元素，用在绘本
童书里也不过分。时代变了，绘本的
风尚也有了改变。有些童书，已经是
现代科技制作的三维立体绘画书了，
当描写到鸟语花香时，都有做成花园
和植物状的硬纸壳弹出来，还有小鸟
啾啾的叫声，非常直观。技术的发
达，弥补了画艺的不足。没有人还在
原始的绘画线条和色彩方面下工夫。

这让我想起过去年代的绘本，我
们小时候读的连环画小人书，全是画
坛大家所作，直到现在，那些六七十
年代的绘本还一直风行。当然，那是

一个“不正常”的年代，为响应文艺为
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功底深厚的一代
画坛大师们，被迫在他们最好的年华
来画连环画，“牺牲”了他们一代人，
得益的是我们这些少年儿童。那时
的连环画，并非低幼读物，而是面向
广大国民。从《三国演义》、《西游记》
到高尔基的三部曲以及革命斗争故
事，皆可入画。

绘画大师刘继卣的《鸡毛信》，
开启了一代连环画的画风。《鸡毛信》
可能是我儿时翻看次数最多的一本
小人书，看完后，不知为什么总有一
种孤独的感觉。

董洪元的《抗联小战士》，画得十
分厚实，东北老林子里皑皑的白雪，
密密麻麻的树，抗联战士穿着臃肿的
衣裳，都让人觉得打仗很艰苦，很不
容易。《童年》里捡垃圾的小混混们坐
在木栏杆上忧伤又开心的画面，祖母
和祖父争执谁的水杯里茶叶放多了
的构图，常留心间；《三国演义》我看
的是 70 年代重出的一套 48 本的，全
是大师所做，太漂亮了！人物众多，
里面的仗也打得比较频繁，粗黑线条
的人物总是船上马下、刀戟生风，英
雄大汉个个凝重奔放，潇洒传神。

艺术都是相通的。从这些童年
的绘本读物里，我不仅收获了知识、
典故、道德观，更体会到繁缛与简约、
写意与白描、工笔与写意、重彩与浅
绛的意蕴。那些中国传统的线条、布
局、飞白、走势，人物的动态、静势，每
个画面，都常留在心里。

这些感受，在我自己今后的写作
中，也派了用场。一部小说，如同画
面，哪些地方需要简单交代，哪些地
方需要反复描画吟咏，哪些地方需要
留下想象的空间，都有讲究。与浓墨
重彩的效果比起来，我更喜欢简洁流
畅的线条。人生，在线条之中，几笔
就完成了，根本不用一遍一遍重复涂
啊涂的。这都是那个时代黑白线条
的大师手绘小人书给我留下的至深
影响。

绘本、动漫、连环画、小人书,尽管
外观不同，内核却相近。人都说，小时
候看什么书，就会决定长大以后未来
的走势。看三维绘本长大的孩子，长
大以后，是不是不用戴立体眼镜，看到
的世界天生就是立体的？而我们这些
看小人书成长起来的人，是不是一直
还沉浸在传统的点线透视观里？

当然，这里没有孰优孰劣的问
题，而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使然。只
是希望当下的绘本，在技术发达的基
础上，绘画的基本功底再深厚一点，
画出来的东西再灵动、再有文化、有
意蕴一点。

摘自《渤海早报》

极致的爱永远和死有关。
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一次

乘车，听见广播里正在播放杜普雷演
奏的大提琴曲，当时他并不知道演奏
者是谁，但他说：“像这样演奏，肯定
活不长久。”

杜普雷 16 岁登台演出就一举成
名，接下来四处不停地演奏，用才华
征服了全世界。她一直演奏到 28
岁，直到手指完全失去知觉，患多重
硬化症瘫痪在床。她常常怀疑自己
除了大提琴一无所有，事实也正是如
此。42岁时她死去，在失去爱情甚至
亲情的孤独中死去。只有她曾经演
奏的大提琴的声音还回荡在这个世
界上，那深沉、凝重、有点喑哑的声
音，依然在诉说着她那短促而激烈的

一生。
看过杜普雷拉大提琴的照片和

传记电影里的演奏镜头，很男性的姿
势，把大提琴夹在两腿间，两只胳膊
和脑袋不停地随情绪而大幅度摆动，
像在用弦切割那把大提琴，并不优
雅，甚至有些粗笨。自然、率真，百分
之百地投入，让人分不清哪是杜普雷
哪是大提琴，甚至分不清在杜普雷
和大提琴之间，究竟是谁在演奏谁。

半个世纪前，凡·高也同样急促
地演绎完了自己的一生。“只要真诚
相爱，生命将是永存的”是凡·高终生
希望通过画作表达的思想和意愿。
可冷酷而污浊的现实终于使这个敏
感而热情的艺术家患上了间歇性精
神错乱，自此他开始了发病时疯狂、

病愈时作画的错乱生活。最后，在瓦
兹河畔奥维尔，如今被人们称作“凡·
高客栈”的地方，他选择了结束自己
短暂的一生。

杜普雷和凡·高分属两个不同的
世纪，却对爱有着同样的狂热和执
著。他们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在这个
世界上真正属于他们并能够为他们
带来安全感的事情只有一件；他们与
外界交往的方式只有一种；与他们相
依为命的也只有一样东西。这件事
伴随他们成长、漫游世界、恋爱、漂
泊、疲倦、失落、挣扎，最后又和他们
一起枯萎。

对杜普雷来说，这件事是演奏大
提琴。对凡·高来说，这件事是绘
画。所以，技艺从来不是最重要的，
一切可以用来探讨和实验的，都不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魂与共，是
拼却性命。

“爱是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记得
这句话是老舍先生说的。

摘自《知音女孩》

东征西讨的前明大臣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

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
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
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人士根本
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

“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
册上的光辉名字。

洪承畴早年的学生金正希跑到
南京来看望老师，说写了篇文章请老
师指点。洪承畴满心烦恼，无心斟酌
文章，借口眼睛有病不想看。金正希
坚持要读给老师听。于是，他当众展
开书卷，高声朗诵起了上一年上吊殉
国的崇祯皇帝为洪承畴写的悼词《悼
洪经略文》。顿时，满堂皆惊。侍卫
慌忙冲进来把金正希关入死牢。大
堂之上，听着掷地有声的文字和旧日
学生的呼喊，洪承畴仿佛回到自己的
前半生，又变回那个东征西讨的明朝
大臣。

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
信，写了副对联贴在厅堂上：“君恩深

似海，臣节重如山。”他降清后，有人
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
矣，臣节重如山乎？”

实际上，洪承畴的最后岁月，笼
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
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
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
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都拒绝入
住。弟弟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
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
地”，携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顺
治十六年(公元 1659年)，心力交瘁的
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
正月解任回京。

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

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
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
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的满
族人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也认为
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洪承畴
镇抚南方凯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
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

赏，也没有贴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
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
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
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
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重用洪承
畴，但没让他进入决策层。公元1661
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
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
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
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

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
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
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予洪承畴微
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
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 20年、几经大
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
的轻车都尉，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
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洪承畴
去世，享年 73 岁。清朝追赠其为少
师，谥号文襄，葬他于北京。此时，洪
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
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洪承畴

“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
绩，形象颠倒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
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才将其
列为甲等贰臣。

摘自《特别关注》

贰臣洪承畴之悲
张程

20 世纪 30 年代，希特勒得到绝
密情报:苏联年轻火炮设计师列昂采
夫主持的一家研究所，在研制“喀秋
莎”火箭炮方面获得突破。纳粹德
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喀秋莎”弄
到手。

苏联小偷意外破坏计划
纳粹情报部门制定了代号“天

狼星”的计划。德国驻苏联使馆武
官处四处活动，获得了列昂采夫研
究所的人员名单。经过研究后，他
们发现，研究所的看门人是个白俄
流亡将军的侄子，德国人很轻易就
把他发展成间谍，并让他在晚上溜
进列昂采夫办公室，窃取了“喀秋
莎”设计图，进行拍照后，将胶卷送
到了德国武官处。得知盗取图纸成
功后，纳粹情报部长卡纳里斯海军
上将立即下令，要求武官处把胶卷
火速送到柏林。但携带绝密胶卷的
德国情报人员还没离开苏联，行李
便被小偷席卷一空。纳粹德国第一
次盗窃“喀秋莎”计划就这样功亏一
篑。

目标指向设计师
意外失手后，希特勒指示纳粹

情 报 机 构 ，继 续 肆 机 窃 取“ 喀 秋
莎”。1941年，列昂采夫前往莫斯科
参加“喀秋莎”的实验工作。在火车
上，列昂采夫无意中听到旁边两名
妇女在谈论他认识的列宁格勒工学
院的谢尔盖·祖波夫教授，于是就主

动走过去打招呼。交谈中，列昂采
夫得知其中一位老夫人是祖波夫教
授的夫人，另一位是莫斯科一家歌
舞团的歌手娜塔丽。车到莫斯科
后，列昂采夫与两位女士相约日后
再见。不过，列昂采夫怎么也不会
想到，眼前两人是盖世太保的间
谍。而这次火车上的“巧遇”，也是
盖世太保的精心安排。

不久，这种火炮正式研制定
型。斯大林亲自下令将其列装，定
名为BM－13型火箭炮，也就是被苏
军前线官兵亲切称为“喀秋莎”的新
型火箭炮。就在这时，纳粹德国发
动侵苏战争。列昂采夫主动要求到
前线检验“喀秋莎”的实战效果。几
天后，列昂采夫被安排到了前线某
炮兵旅参加实战。出发前不久，列
昂采夫再次与“教授夫人”“不期而
遇”。交谈中，“教授夫人”关怀地问
列昂采夫要去什么地方。列昂采夫
毫无戒备地把目的地告诉了她。

在盖世太保的策划下，娜塔丽
所在的歌舞团也来到前线“慰问官
兵”。但娜塔丽并未发现列昂采夫
的行踪。一次晚会上，一位喝多了
的苏军中尉无意吐露了列昂采夫
的行踪。不久，一支自称来自伊万
诺 沃 州 的 五 人“ 慰 问 团 ”来 到 前
线。“慰问团”为首的是一个叫彼得
罗夫的人。此人其实是盖世太保
的老牌间谍彼得罗涅斯库。一战

时，他曾成功绑架了敌方潜艇设计
师。此番，在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和
纳粹安全部长卡登博隆涅尔的授
意下，彼得罗涅斯库专程从柏林潜
入苏联，打算故伎重演，将列昂采
夫绑架到德国。

被击落飞机泄露计划
为配合绑架行动，纳粹情报机

构命令潜伏在莫斯科的德国间谍，
冒充苏军领导机关给前线炮兵旅发
电报，告诉他们将有一支“慰问团”
到前线进行“慰问”。随即，彼得罗
涅斯库等人由德军飞机空投到苏德
前线附近的一个铁路中转站。几天
后，“慰问团”出现在了列昂采夫所
在的部队。当晚，举行了盛大的欢
迎会。列昂采夫也前来出席。当彼
得罗涅斯库得知列昂采夫要下到前
方的炮兵营时，便要求旅长允许他
们搭列昂采夫的汽车到前线去。旅
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途中，彼得罗涅斯库等人干掉
了司机及随行警卫，并用麻药麻倒
列昂采夫。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旦
绑架得手，彼得罗涅斯库就赶到距
苏军炮兵旅部十几公里的一个废弃
机场。在那，会有一架德国运输机
把他们接回德国。然而当彼得罗涅
斯库一行赶到那里时，发现等待他
们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荷枪实弹
的苏军。

原来，苏军几天前在莫斯科附
近击落了一架德军飞机。从机上德
国飞行员和间谍的尸体上，苏联反
间谍人员发现一个密写小本子。经
过技术人员分析，完全破译了“天狼
星”计划，上演了守株待兔的好戏。

摘自《环球时报》
鱼雷改变主意了

1942年3月的欧洲北海，天气冷
得出奇，“二战”战火却烧得正旺。这
天，英国“特林涅达”号战舰与一艘从
战场上撤下来的德国驱逐舰狭路相
逢，免不了一番厮杀。德国驱逐舰很
快弹药耗尽，只好掉头逃窜。满腔仇
恨的“特林涅达”号杀气腾腾全速追
击，并将一枚大威力的鱼雷送进了鱼
雷发射管。当“特林涅达”号追至距
毫无还手之力的德舰尚不足 500 米
时，鱼雷飞出了发射管。

如此距离实施鱼雷攻击，无异于
枪口抵住脑门执行死刑。只见鱼雷
尾部甩出一道急浪，以 45 海里/小时
的速度直扑德舰。德国人呼天抢地
乱作一团，有的甚至提前跳海，免遭
那肝胆俱裂的爆炸。英国人兴致勃
勃地拥上舰首甲板观赏德国人的末
日瞬间。

奇迹发生了——鱼雷突然转向，

划出一道优美的圆弧，掉过头热情洋
溢地扑向自己的主人。英国人和德国
人都傻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吃惊过。

“轰”的一声，“特林涅达”号中部
遭受致命重创，半小时后沉入海底，
可怜的英国人至死都没弄明白事出
何因，人们吞吞吐吐地推测：如果不
是万能的上帝做了什么手脚的话，就
只能是德国人使用了什么过于先进
的防卫武器。发明并制造了这些鱼
雷的科学家们不敢相信是鱼雷的舵
盘或舵翼冻得变形而导演了这场英
国人的悲剧、德国人的喜剧，因为这
种可能小得几乎不可能。

英国人使用坦克
可以猜想，当年的德国潜艇

U-103 号“海底之狼”肯定曾在它的
航行日程上留下过以下的文字：

“194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奉
命开赴英吉利海峡途中，与英军‘奥
立芙·伯朗基’号补给船不期而遇

……我们决定歼灭这舰孤船……”德
军“海底之狼”潜艇装备先进，作战经
验丰富；而赤手空拳的“奥立芙·伯朗
基”号英军补给船仗着领海权和对皇
家海军威慑力的过分自信，竟和护航
的舰队脱离开来，而且没有发现“潜”
在危险，此刻它正满载着数百吨烈性
炸药、重型炮弹以及数十辆各型坦克
悠然航行在蔚蓝的北大西洋上。德
国潜艇悄悄潜至补给船右舷，以两枚
鱼雷突袭。鱼雷击中要害，随即引爆
了补给船上的弹药，可怜的“奥立芙”
整个成了一只炸个不停的火药桶。

德国人甭提多高兴了，他们没有
理由不欣赏这百年不遇的盛景，潜艇
欣喜若狂地冒出海面。

突然，补给船上一辆7吨重的坦
克被爆炸冲击波掀上半空然后跌落
下来，不偏不倚正中德军潜艇。这艘
怀揣野心屡建奇功的法西斯潜艇被
拦腰劈成两截，先于英舰沉入海底。

一名德军中尉在被巨浪掀起时
惨叫一声，却没忘了发表他对此事的
独到见解：“天哪，英国人怎么这样使
用坦克！”

摘自《海外风云》

啼笑皆非的战争趣闻

对于危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
“缠足”恶习，历朝历代也并不总是
默许和纵容的。清朝建立以后，就
数次下令禁止缠足。顺治初年，孝
庄皇太后首先宣示：“有以缠足女子
入宫者，斩。”

第二年，朝廷又明确规定：“以
后人民所生女子禁缠足。”但说归
说，老百姓依然缠足不断。

清廷从第二代皇帝开始，几乎
每任皇帝都要重复前任的话。顺治

十七年，有了更明确的惩罚细则：
“抗旨缠足者，其老爹和丈夫各打八
十大板，流放三千里。”康熙元年，再
禁缠足。这时，有个大员上书，要求
先拿大臣们的妻子开刀，让她们放
足。此命题立刻引起剧烈争论，有
的说应从民间开始，有的要求朝廷
上下一起放足，大家各执己见，互相
攻击，一时难以平息。最后，副都御
史王熙上奏请求暂时免禁，以便从
长计议，皇帝同意，于是禁缠足一事

搁置下来。
到了乾隆年间，不但汉人缠足

照常，就连一部分旗人也学着汉人的
样子缠起足来。乾隆皇帝大怒，认为
部下违背祖制，于是旧事重提，再禁
缠足。然而，上面说上面的，下面缠
下面的，老百姓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一言九鼎的皇帝们，对此却束手无
策。毕竟，就连执行法律的人，也要
娶小脚老婆，也要给自己的女儿裹
脚。皇帝们只好通过一道道手谕来
重申自己的态度：道光十八年，重申
缠足禁令；光绪二十七年，复下禁缠
足上谕。命令下得越多，越显得朝廷
推行乏力，终其一朝，也没有将缠足
恶习杜绝，反而越演越烈。

摘自《你不知道的历史细节》

谕旨剪不断裹脚布
王国华

绘本时代的阅读
徐 坤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
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
哭是有声音的，有动作的——双手
捂脸，捶胸跺脚，呜呜咽咽，带着激
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
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
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
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
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
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
我在谨诚企盼“无疆大爱”的途中，
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
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
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
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
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
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

当我有哭的诉求时，却不知
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
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
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

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
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
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
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
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
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的。这场
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
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
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
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
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
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
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
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
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
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
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
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
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
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痛不欲生。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
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
魔术。但从意味上说，我想通过

“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
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
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
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
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
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
的壳，但忠诚地保留了里面的核，
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
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
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
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以求
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
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
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
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生的
信仰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
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
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
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的名字
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
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
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摘自《读书文摘》

谈《风声》也谈人生
麦 家

我没事喜欢看我 QQ 上众人的
签名，有一段时间，仿佛很流行：

“爱，请深爱。”我想：也许，高处立，
宽处行，浅处爱，深处活，才能让人
游刃有余。

我怎能说，我不曾是怀春少
女。怔忡的黄昏夜色里，对面走过
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刹那间，白日
梦温柔笼罩我……一定神，男子早
已走远，花妖树精般可能从来没出
现过。

我“时刻准备着”那么久，看见
一缕光就迫不及待抱住不放，烈焰
焚身那么痛，我却心甘情愿。那其
实不是爱情的星星之火，只是幽幽
的，鬼地飘来的一线磷火，在我怀里
渐渐熄灭，只在我的锦缎生命里留
下一个烧焦的洞。

某晚，我心许的男子敷衍地说：
“我有时间给你电话。”而我的良师
益友兴冲冲说：“来吧，好多 人都想
见你；对你更上台阶大有好处。”我

左右为难，说了什么样的谎才委婉
推掉后者。唉，我很可能是放弃了
我的半生，来等一个从不曾打来的
电话。“我给过你什么承诺吗？”没
有，是我自欺欺人而已，男子从不知
道他对我这负面影响。

某一次考试，我考得一塌糊涂，
差得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而我更
加羞于提起的是：那是因为，前 一天
晚上，我与人吵架了。吵架的由头
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吵架的后
果呢？不重要。结局早已写好，口
角或者恩爱都不能改变。只是，我
怎么糊涂成这样，一念之差，贻误重
中之重。没人对这次失利负责，只
有我自己。男子对我，只有满满的
问心无愧。

那些伤害，我绝口不提，却念
念不忘。而再回头，伤口可以在时
间里痊愈，但我错失的幸福转角，
已经被我远远抛在脑后，不会重新
出现。

爱情是多么跋扈的一件事，要
人的全力以赴，它也是一种宗教，而
人，真的没有能力，同时供奉爱神与
财神。

如果让我重回青春，我但愿我
曾是一个有定力的女子，不等待某
个男子若有若无的脚步声，而专注
背英语单词——我在记忆力最好的
年纪，没有下苦功，就意味着我在中
年之后，要花十倍的时间与精力。
当我重新行进在山山水水，我应当
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感叹，因为这
一生，我可能只来此一遭，而不是，
不断地看手机，心神不宁，一回宾馆
就打电话，吵架，哭。甚至在玉龙雪
山的巅峰，不断徘徊，有纵身一跃的
冲动。

我是在人生盛宴上的女子，第
一份牛排就吃得片甲不留，胃里再
留不下一份空隙给学业、社会交往
以及平和生活。饕餮是七宗罪之第
一重罪，深爱就是爱情里的饕餮。

李敖的歌词这样写：“不爱那么
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
深，我的爱情浅。”一点点的爱，足以
让生命绚烂。生命，还有许多其他
的滋味，值得细细品尝。

摘自《青年文摘》

浅处爱 深处活
叶倾城


